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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及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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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基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更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基于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提取了中国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5年的人类活动及2013—2015年人类活动变化信息，分不同功能区、不同人类活动、不同区

域和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析了人类活动及变化情况，并评估了2013—2015年人类活

动变化强度和规律，结果表明：2015年，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普遍存在，以农业用

地和居民点占绝对优势，这两种类型人类活动总面积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总面积的

88.94%、总数量占 77.67%。2013—2015年，有 66.59%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新增或规模扩

大人类活动，人类活动数量增幅达到2.45%，相较于农业用地和居民点，开发建设活动的新增或

规模扩大趋势更为明显。2013—2015年，33.41%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无变化，45.06%

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较小，仅有21.53%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明显

和较明显。从空间分布看，总体上东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中西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

类活动变化强度大，沿海、沿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强度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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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区域，建立自
然保护区是世界各国保护物种栖息地的重要基础，也是保护栖息地内的生物多样性最直
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1-3]。自然保护区的健康发展在保护中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4-7]。自1956年中国建立第一处自然保护区
以来，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截止2016年上半年，
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750个，其中陆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
的14.88%[8]，已基本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
系。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突出，自然
保护区面临的威胁逐渐增多，能源开发、矿产开采、旅游、道路建设等破坏自然保护区
的人类活动越来越频繁。生物保护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生境斑块破碎化是生
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9-20]。快速的人类活动使得保护区内的物种有效栖息地不断被侵占和
蚕食，对保护区内的物种和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威胁，影响了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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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1-27]。在这样一个以保护为主的区域，定量研究自然保护区内人类干扰现状、变化和规
律，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28,29]。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自然保护地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
等人类活动实施全面监控，及时掌握各类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情况”[6]。在中国当前自然
保护地改革的关键时期，在全国尺度上研究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现状及其变化本
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也能为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的分类分区监管提供依据，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很多学者尝试对自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情况进行研究，但目前多集中于
单个保护区的时序性变化规律分析[30-38]。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主体，它保护了中国绝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
统和珍稀濒危物种。本文利用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影像，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人类
活动现状及变化情况进行了遥感监测。由于人类活动识别的精度与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
率密切相关[39]，而中国国产高分系列卫星最早于2013年成功发射，因此本文以2013年为
监测开始年份。考虑到作者能获取到的最新人类活动本底解译数据为2015年，因此本文
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现状和2013—2015年人类活动变化强度及规律进行了研
究，以期为后续监测与分析提供现状本底和变化本底数据，也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监管和
优化整合提供本底支撑。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和功能区矢量数据，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

科学研究所，为截止到2016年全国的边界矢量数据。截止2016年上半年，中国已建立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446个，其中陆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9.97%[8]。

选取覆盖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的空间分辨率2 m、云量覆盖
小于 10%、影像质量良好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共 5026景，以国产高分一号卫星影像为
主，同时补充资源三号卫星影像。对影像进行几何精校正，并进行多光谱和全色的数据
融合，根据446个保护区的边界矢量数据，镶嵌并裁剪2013年和2015年两期保护区高分
辨率卫星影像。基于高分辨率卫星影像，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提取了每个保护区2015
年的工矿用地、采石场等人类活动斑块及2013—2015年各类型人类活动变化（新增或规
模扩大，以下统称新增）斑块，并将解译结果下发到各省（区、市）进行了实地核查。
根据核查结果，人类活动遥感解译精度均在90%以上。对每个保护区漏判和错判的解译
斑块根据核查结果进行了补充和属性修改，形成了修正后446个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及变
化信息。在单个保护区解译的基础上，利用GIS分析方法，综合统计分析了全国保护区
2015年人类活动现状及 2013—2015年人类活动变化情况，分不同功能区、不同人类活
动、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保护区分析了人类活动及变化规律，评价了2013—2015年人类
活动新增强度和时空变化特征。
2.2 研究方法
2.2.1 保护区人类活动分类体系 将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划分为采石场、工矿用地、养殖
场、旅游设施、交通设施、能源设施、养殖场、农业用地、居民点、道路和其他人工设
施等10大类人类活动[40]。其中，道路按照线性解译提取，其他类型按照面状解译提取。
2.2.2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评价方法 利用人类活动数量增幅，评价中国446个保护
区2013—2015年的人类活动新增强度。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指数采用2013—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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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增幅来表示：
IHAC =(ai - bi)/bi

式中：IHAC变量表示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
强度指数；ai变量表示2015年第 i个保护区
的人类活动数量；bi变量表示2013年第 i个
保护区人类活动数量。依据该指数，将
446 个保护区新增强度划分为明显、较明
显、较小和无变化4级别（表1）。

3 结果分析

3.1 保护区人类活动现状及变化总体情况分析
全国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非常普遍。2015年，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有人类活

动，总面积2.85万km²，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2.95%。其中农业用地面积最大，
共 23193.8 km²，占人类活动总面积的 81.25%；其次是居民点，总面积 2195.39 km²，占
7.69%。保护区人类活动总数量 156061 处，其中，居民点数量最多，共 73602 处，占
47.16%；农业用地47608处，占30.50%；其他人工设施21096处，占13.52%；能源设施
4949处，占 3.17%；工矿用地 3998处，占 2.56%；养殖场 2497处，占 1.60%；其余各类
型的数量百分比均在1%以下（图1）。道路总长度14.79万km，由于道路按长度来统计，
不纳入面积和数量分析。虽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普遍，但农业用地和居民点占绝对优势，
这两种类型人类活动总面积占保护区人类活动总面积的88.94%、总数量占77.66%。

2013—2015年，297个保护区存在新增人类活动，占保护区总数的66.59%。新增的
人类活动总面积2338.65 km²、总数量3780处（包括规模扩大1842处，新增1938处）、道
路总长度1193.17 km。人类活动数量增幅达到2.45%，平均每年以0.82%的速度增加。新
增的人类活动以其他人工设施、居民点和农业用地为主，分别占新增人类活动总数的
37.91%、17.91%和17.83%。从数量增幅而言，对保护对象和生态环境影响较为明显的交
通设施、采石场、旅游设施、工矿用地和能源设施数量增幅较大，分别为 16.12%、
11.03%、8.21%、8.14%和 7.24%，而农业用地和居民点的数量增幅较小，分别为 1.42%
和0.92% （图2）。2013—2015年，相较于农业用地和居民点，开发建设活动新增趋势更
为明显（典型开发建设活动变化遥感影像见图3）。

表1 2013—2015保护区年人类活动新增强度级别
Tab. 1 The grade of human activity change intensity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13 to 2015

新增强度

无变化

较小

较明显

明显

人类活动数量增幅(%)

0

0~5

5~10

10~25

图1 2015年保护区人类活动类型及其面积和数量统计图
Fig. 1 The area and number of different huma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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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护区不同功能区人类活动现状及变化情况分析
2015年，全国共有7个保护区功能区划不明确，其人类活动为880处。423个实验区

有人类活动92746处，占保护区人类活动总数的59.77%。403个缓冲区有人类活动38459
处，390个核心区有人类活动23976处。人类活动主要分布在实验区。

2013—2015年，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新增人类活动数量分别为 613处、
853处、2257处，分别占新增人类活动总数的16.47%、22.91%和60.62%，新增人类活动
也主要分布在实验区。
3.3 保护区主要人类活动及变化情况分析

2015年，保护区内共有工矿用地 3998处，分布在 188个保护区，山东黄河三角洲、
河南小秦岭等20个保护区的工矿用地数量大于30处；共有采石场978处，分布在144个
保护区，内蒙古大青山等 12个保护区的采石场数量大于 20处；共有能源设施 4949处，
分布在152个保护区，江苏盐城湿地珍禽等14个保护区的能源设施大于50处；共有旅游
设施1065处，分布在187个保护区，海南三亚珊瑚礁等25个保护区的旅游设施数量大于
10处；共有交通设施268处，分布在57个保护区，安徽铜陵淡水豚等7个保护区的交通
设施数量大于10处；共有养殖场2497处，分布在99个保护区，升金湖等5个保护区的养
殖场数量大于100处；共有农业用地47608处，分布在404个保护区，饶河东北黑蜂等4
个保护区的农业用地数量大于 1000处；共有居民点 73602处，分布在 412个保护区，丹
江湿地等14个保护区的居民点数量大于1000处。

2013—2015年，保护区内新增工矿用地318处，分布在75个保护区，辽宁大黑山等
5个保护区新增的工矿用地数量大于10处；新增采石场104处，分布在49个保护区，珲
春东北虎等5个保护区新增的采石场数量大于5处；新增旅游设施86处，分布在42个保
护区，沙坡头等4个保护区新增的旅游设施数量大于5处；新增能源设施335处，分布在
27个保护区，锡林郭勒草原等7个保护区新增的能源设施数量大于10处；新增交通设施
39处，分布在 15个保护区，鄱阳湖南矶湿地等 11个保护区新增的交通设施数量大于 2
处；新增养殖场114处，分布在31个保护区，闽江河口湿地等6个保护区新增的养殖场
数量大于5处；新增农业用地674处，分布在74个保护区，挠力河等4个保护区新增的农
业用地数量大于50处；新增居民点677处，分布在131个保护区，波罗湖等3个保护区新
增的居民点数量大于50处。
3.4 不同区域保护区人类活动及变化

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 6个区域，东北、华北、西北、

图2 2013—2015年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数量和增幅统计图
Fig. 2 The number and growth rate of different huma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13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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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2015年保护区部分新增人类活动遥感影像
Fig. 3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s of some added or expanded huma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13 to 2015

注：影像来源于资源三号卫星和高分一号卫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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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保护区分别为79个、67个、73个、62个、90个和75个①。
2015年，华北地区保护区人类活动数量最多，总计32314处，占保护区人类活动总

数的 20.71%。东北、华北和西北 3个区域保护区工矿用地和采石场数量较多，这 3个区
域保护区的工矿用地总计2819处，占保护区工矿用地总数的70.51%；采石场769处，占
保护区采石场总数的78.63%。华东和华南地区保护区的交通设施和养殖场相对较多，分
别为172处、1787处，分别占保护区交通设施和养殖场总数量的64.18%、71.57%，这两
个区域部分保护区沿海沿江分布，港口、码头和养殖场分布多。华北和西北地区保护区
的能源设施较多，总计3635处，占保护区能源设施总数的73.45%，这两个区域保护区内
风力发电桩和高压线塔相对较多（表2）。

2013—2015年，东北地区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数量最多，总计927处，占保护区新
增人类活动总数量的24.52%。西北地区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数量最少，总计331处，仅
占8.76%（表3）。
3.5 不同类型保护区人类活动现状及变化情况分析

2015年，全国共有9种保护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205个森林生态类保护
区有人类活动61657处，占保护区人类活动总数的39.51%；115个野生动物类保护区有人
类活动 35836处，占 22.96%；53个内陆湿地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 27221处，占 17.44%；

①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个省，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等6个省（区、市），西北
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5个省（区），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等 7个省
（市），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和海南5个省（区），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5个省（区、
市）。

表3 2013—2015年六大区域保护区不同类型新增人类活动数量
Tab. 3 The change number of different huma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of six regions from 2013 to 2015

（单位：处）

区域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总计

采石场

14

41

7

9

11

22

104

工矿用地

46

127

37

52

32

24

318

旅游设施

13

12

17

19

16

9

86

能源设施

1

118

124

16

62

14

335

交通设施

6

12

15

6

39

养殖场

17

12

55

26

2

2

114

农业用地

464

93

45

44

21

7

674

居民点

126

109

58

92

77

215

677

其他人工设施

240

337

337

222

110

187

1433

总计

927

849

692

495

331

486

3780

表2 2015年六大区域保护区不同类型人类活动数量
Tab. 2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huma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of six regions in 2015

（单位：处）

区域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总计

采石场

221

390

78

46

158

85

978

工矿用地

1281

921

796

240

617

143

3998

旅游设施

200

225

201

130

158

151

1065

能源设施

148

1833

628

143

1802

395

4949

交通设施

27

26

113

59

8

35

268

养殖场

228

377

776

1011

85

20

2497

农业用地

9162

7326

4600

11973

7136

7411

47608

居民点

5315

15522

6224

14750

16584

15207

73602

其他人工设施

3412

5694

3754

3728

2200

2308

21096

总计

19994

32314

17170

32080

28748

25755

1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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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野生植物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9660处，占6.19%；17个海洋海岸类保护区有人类活
动3025处，占1.94%；13个地质遗迹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1762处，占1.13%；13个荒漠
生态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 7696处，占 4.93%；7个古生物遗迹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 4857
处，占3.11%；4个草原草甸类保护区有人类活动4347处，占2.79%。森林生态类、野生
动物类和内陆湿地类保护区内人类活动数量较多。

2013—2015年，森林生态类、野生动物类、内陆湿地类、古生物遗迹类、海洋海岸
类、草原草甸类、野生植物类、荒漠生态类和地质遗迹类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总数量分
别为1094处、1016处、757处、321处、256处、101处、94处、79处、62处，分别占新
增人类活动总数量的28.94%、26.88%、20.03%、8.49%、6.77%、2.67%、2.49%、2.09%
和1.64%。新增人类活动也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类、野生动物类和内陆湿地类保护区。
3.6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分析
3.6.1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总体情况 2013—2015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千家洞
等50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保护区总数的11.22%，46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较
明显，占10.31%，201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较小，占45.06%；149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无
变化，占33.41%（表4）。
3.6.2 不同类型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规律 2013—2015年，在人类活动新增明显的50个
保护区中，海洋海岸类保护区有8个，占同类保护区数量的47.06%。森林生态类保护区
有 20个、内陆湿地类保护区有 9个、野生动物类保护区有 9个、地质遗迹类保护区有 2
个、荒漠生态类保护区有 1个、古生
物遗迹类保护区有 1个，分别占同类
保 护 区 数 量 的 9.76% 、 16.98% 、
7.83% 、 15.38% 、 7.69% 、 14.29% ，
野生植物类和草原草甸类保护区未发
现新增明显的人类活动（表5）。相比
而言，海洋海岸类保护区人类活动新
增最明显，47.06%的海洋海岸类保护
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内陆湿地类、

表4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分级数量及百分比统计
Tab. 4 The grade and percentage of human activity change intensity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13 to 2015

新增强度

无变化

较小

较明显

明显

数量

149

201

46

50

百分比(%)

33.41

45.06

10.31

11.22

表5 不同类型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分级数量及百分比统计
Tab. 5 The grade and percentage of human activity change intens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13 to 2015

保护类型

森林生态

野生动物

内陆湿地

野生植物

海洋海岸

地质遗迹

荒漠生态

古生物遗迹

草原草甸

总计

明显

20(9.76)

9(7.83)

9(16.98)

0(0.00)

8(47.06)

2(15.38)

1(7.69)

1(14.29)

0(0.00)

50[11.21]

较明显

16(7.80)

19(16.52)

1(1.89)

4(21.05)

2(11.76)

1(7.69)

0(0.00)

3(42.86)

0(0.00)

46[10.31]

较小

96(46.83)

51(44.35)

24(45.28)

8(42.11)

5(29.41)

8(61.54)

4(30.77)

2(28.57)

3(75.00)

201[45.07]

无变化

73(35.61)

36(31.30)

19(35.85)

7(36.84)

2(11.76)

2(15.38)

8(61.54)

1(14.29)

1(25.00)

149[33.41]

总计

205[45.96]

115[25.78]

53[11.88]

19[4.26]

17[3.81]

13[2.92]

13[2.92]

7[1.57]

4[0.90]

446[100.00]

注：( )中为占本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的比值，[ ]中为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量的比值，单位均为%。

2397



地 理 研 究 39卷

图4 2013—201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数量比
Fig. 4 The number ratio of human activity change intensity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rom 2013 to 2015

地质遗迹类、古生物遗迹类、森林生态类、野生动物类、荒漠生态类保护区人类活动新
增强度依次降低，野生植物类和草原草甸类最低。
3.6.3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空间分布规律 东部地区共有100个保护区，其中，18个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东部保护区总数的 18%；中部地区共有 146个保护区，其
中，12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中部保护区总数的8.22%；西部地区共有200个保
护区，其中，20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西部保护区总数的10%。总体上呈现东
部保护区比中西部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大的规律（图4）。

全国共有35个保护区分布在沿海，其中，13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沿海保
护区总数的37.14%；沿黄河流域的保护区共有14个，其中，8个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
显，占沿黄河保护区总数的57.14%；沿长江中下游的国家级保护区共有9个，其中，6个
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占沿长江中下游保护区总数的66.67%。总体而言，沿海、沿
黄河、沿长江中下游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强度相对较大。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1） 2015年，中国44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有人类活动，分布非常普遍。从人类

活动类型来看，农业用地和居民点占绝对优势，这是因为中国许多保护区建立时是按照
抢救性保护的思路来划定的，把很多与当地生活生产密切但不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土地
也划到保护区内，造成中国保护区内存在大量农业活动和原住民，因此也带来大量历史
遗留问题，保护区内人类活动普遍。但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和保护对象影响较大的工
矿用地、采石场、能源设施、旅游设施和交通设施等开发建设活动的面积占保护区人类
活动总面积的百分比均在1%以下，比例非常小。从功能区来看，423个实验区有人类活
动92746处，占保护区人类活动总数的59.77%，人类活动主要分布在实验区。从区域来
看，东北、华北和西北3个区域保护区工矿用地和采石场数量较多，华东和华南地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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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交通设施和养殖场相对较多，华北和西北地区保护区的能源设施较多。从保护区
类型来看，森林生态类、野生动物类保护区人类活动较多。

（2） 2013—2015年，保护区人类活动数量增幅达到 2.45%，相较于农业用地和居民
点，开发建设活动的增加趋势更为明显。从功能区来看，2013—2015年的新增人类活
动主要分布在实验区。从区域来看，东北地区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数量最多，西北地区
最少。从保护区类型来看，新增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类、野生动物类和内陆湿
地类保护区。从新增强度来说，仅有21.53%的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明显和较明显，人口
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的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凸显。
4.2 讨论和展望

（1）考虑到解译数据和保护区边界可获取情况，本文只对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015年现状和2013—2015年人类活动变化强度及规律进行了分析，侧重为后续监测与评
估提供现状本底和变化本底数据，也为今后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和优化整合提供本底支
撑。但2015年距今已过去了5年时间，这5年正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监管和执法力度最大
的5年。仅仅分析2015年人类活动现状和2013—2015年人类活动变化，时间尺度上尚不
能完全反映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监管成效。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7年上半年、2017年
下半年、2018年上半年、2018年下半年和 2019年上半年的人类活动变化遥感监测结果
[41]，以半年平均新增面积作为指标进行总体对比发现：人类活动半年平均新增面积从
2013—2015 年期间的 584.66 km²降低至 2017 年以来每半年的 61.47 km²、18.78 km²、
13.97 km²、11.16 km²和 8.98 km²。人类活动半年平均新增面积占保护区面积比例从
2013—2015年期间的6.05‱降低至2017年以来每半年的1.6‱、0.9‱、0.19‱、0.15‱和
0.11‱。十八大以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新增面积呈现出逐步减少趋势，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尤其是“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以来，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人类活动新增面积和面积比例下降趋势尤为明显，监管成效显著。下一步有待补充分
析最新年份的人类活动现状数据，为自然保护区监管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2）本文分析采用的人类活动及变化数据根据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解译得到，核查过
程中并未覆盖到所有人类活动类型和斑块。考虑到农业用地、居民点和道路等人类活动
在影像上的特征非常明显且连片分布，相较其他类型容易识别，解译精度要大大高于其
他人类活动类型，因此这三种类型并未全部核查。因此核查的样本数量和类型仍然不够
全面，有待进一步补充。虽然保护区人类活动较多，但只有对保护对象带来干扰和威
胁、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的人类活动，才能称之为人类干扰，因此人类活动普遍不
代表人类干扰严重，但本文并未进一步区分人类活动和人类干扰。如何在已有人类活动
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地厘清对保护对象具有干扰和负面效应的人类干扰活动，并深入地
评估人类干扰对保护对象的影响，也将成为后续的研究重点。

（3）本文在提取单个保护区人类活动及变化信息的基础上，为了从全国层面上比较
和分析446个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的不同规律，利用统一的模型计算了每个保护区的人
类活动新增强度。但中国保护区类型众多、保护对象复杂，用同样的模型来评估是不全
面的，今后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保护区，并针对不同的保护对象构建更为科学的评估模
型，作更细致深入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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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LIU Xiaoman, FU Zhuo, WEN Ruihong, JIN Chuanping, WANG Xuefeng,
WANG Chao, XIAO Rulin, HOU Pe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enter for Satellite Application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Nature reserves are the core area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are the main body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 of each type
of human activity, the patches of different human activities of 446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2015 and their change from 2013 to 2015 were interpreted with the aid of GIS and RS. Statu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change are generally analyzed in different
functional zones and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lso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activities, the intens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change of human activities are evaluated
from 2013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2015, there were different kinds of human
activities in 446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Human activities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agricultural land and residential areas were dominant. The area of the two types covered more
than 88.94% of the total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number exceeded 77.67% of the total. In
China, 66.59%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had new or expanded human activities from 2013 to
2015, and the amount of human activities increased by 2.45%. Compared with agricultural land
and residential areas, the increase trend is more pronounced of the development or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From 2013 to 2015, the number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where human activities
had no change covered 33.4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those
with little change covered 45.06%, and those with and significant change covered only 21.5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overall human activity in 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of eastern China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intensity of human activities in coastal and riversid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s relatively strong.
Keywords: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human activities; spatio-temporal chang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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